
爱老不老
——爱波斯坦印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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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里 ，我 欣 喜
地收到 了 国 际
友人 爱泼斯坦
老人 的 回 信 ，
这是爱 老对我
所写 的 一篇小文 的 回 复 。那
篇文 章是 我 对 同 年 8月 22日
爱老一行对凤县县城双石铺
的路 易 ·艾黎 旧居参观 的 追
记，文 章 写好后 ，我便寄 爱老
一份 征 求 意 见 。回 信 中 ，爱
老不仅校正 了 有关他 的 经历
的几 点 误 传 ，而 且 提 到现 在
许多 人们对于 “工 合 ”已 经不
那么 熟悉 、了 解 ，他 因 此希望
我将 稿 件 寄 给 陕 西 的 报 刊 ，
向大 家 宣 传 ，唤起 全 省 人 民
都来办工合。
　事情还 得追溯 到50多 年

前。
秦岭 深 处 凤 县 的 双 石

铺，虽 属弹 丸 之地 ，却有着 不
少的 神 奇 ，历 史 上 首 与 许 多
重大事件和伟 大 的 名 字联 系
在一 起。1938年 9月 到 1944年
冬中 国 工 业合作协会 （简 称 “工
合”）的 发起人 之一路易 ·艾黎
曾在这里 工作 了 6个年 头 ，同 时
与英 国 朋友乔治 ·何克在双石
铺的 两孔 窑 洞 里度过了 不平常
的4个 春秋 。据有关 史 料介绍 ，
“ 工合 ”是1937年11月 由 国 际友
人埃 德 加 ·斯诺 ，海 伦 ·斯诺
与路 易 ·艾 黎 首 先 提 出 的 ，
1938年 4月 与 中 国 的 爱 国 进 步
人士 胡 愈之 、梁士纯 、卢 广 绵 沙
千里 等 在上 海 发起成立 了 第 一
个工 业合 作 促 进 委 员 会 ；1938
年8月 5日 ，“工 合 ”在 武 汉 正 式
成立 时 ，国 共 两 党 的 一 些 要 员
如孔 祥 熙 、宋 美 龄 、林 柏 渠 、董
必武 、邓颖超 等 ，都在其 中 担任
要职 。在香港成立 的 工合促进
委员 会 由 宋庆龄 出 任名 誉理事
长。之 后 ，“工 合 ”组 织 很 快 遍
及全 国16个 省 ，建 立 了 2300多
个小 工 厂 ；其 中 ，设在宝鸡 的 工
合西 北 办事 处 ，是全 国 成 立 的
第一 个 地区 办事 机构 ，而 西 北
工合双石铺事 务所又 由 于路易

· 艾 黎 的 直 接 领 导 ，显得 最 为
重要 。随 着 抗 日 战 争 的 发 展 ，
双石 铺 因 其 独特 的 战 略 地位 ，
很快 成 为西 北 战略 重 镇 ，加 上
这儿矿藏 、木材 资源丰富 ，很快
便建 起 了 “工 合 ”采 矿 社 、泥 木
社、锡铁社 、机器社 、造纸社 、耐
火砖 社 等 企 业。1939年 ，路 易

· 艾 黎 在 他 的 一 次 延 安 之 行
后，根据共产党人 的 建议 ，为把
双石 铺 建 成 人 民 游 击 工 业 基
地，他 决 计 把 自 己 的 住所 放 在
双石 铺 ，并决 定把这里做为 “工
合”的一 个 主要培训 中 心 ，与 英
国友 人 乔 治 ·何 克 办起 了 “培
黎工 艺 学 校”。1940年 初 毛 泽
东又从延安派人到宝鸡和双石
铺，帮 助 路 易 ·艾 黎 研 究 西 北
工合 发 展 计 划 ，从 而 使 “工 合 ”
事业在这个 山 镇进入 了 辉煌 的
时期 。因 而 ，双石铺不仅在 “工
合”的历 史 上 ，甚至在 中 国 抗 战
史上 ，都是不该被遗忘 的 。

 1993年 8月 22日 ，参 加 93
宝鸡工 合 国 际研讨会的70多 位
中外来 宾到双石 铺参观路易 ·

艾黎 旧 居 及 《路 易 ·艾黎 在 凤
县》的 大 型 展 览 。还 在 参 观 之
前，我 通 过 宝 鸡 日 报 的 一 条 消
息，得 知 爱 老 要 到 宝 鸡 来 。这
期间 的 8月 24日 ，（古 历 七 月 初
七）宝 鸡 将 举 办 盛 况 空 前 的 公
祭炎 帝 神 农 活 动 ；这 一 活 动吸
引了 海 内 外 、省 内 外 以 及 众 多
的姜 炎 后 裔 。爱 老 的 到 来 ，自
然使各界朋友感 到 高兴 。爱泼
斯坦老人是 中 国 人 民熟知 的 国
际友人 ，他 出 生于波兰 ，童 年便
来到 中 国 ，1938年 在 武 汉 见 到
路易 ·艾 黎 ，他便 帮 助 工 合 做
了许 多 宣 传 舆 论 方 面 的 工 作 ，
如今 ，他是全 国 政协常 委 ，又担
任工 合 国 际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。
（ 可 这 位 老 人 在 最近 给 我 的 信
中却一再说 ，“我不是什么大人
物，只 是个老记 者 、老作 者。”）

使人难忘 的是参观路易 ·
艾黎和乔治 ·何克 旧 居时的 那
一幕——
　这天 ，旧 居 内 外拥挤热闹 ，

旧居外不大 的场院被外宾和 工
作人 员 挤 得 满 满 当 当 ，闻 讯赶
来的群众 密 密 麻麻地站在场边
的高 处 或 路 上 ；二三 十 名 充 满
好奇心的 儿 童少年 也借着 星期
天赶 来 看 热 闹 ，他们 拥 挤 在场
院一侧 的 一个 土 台 子 上 。参观
完旧 居 ，先 一 步 出 来 的 几 位 外
宾已 坐 在 场 院 的 椅 凳 上 ，准 备
按组 织 者 的 安 排 拍 几 张 合 影 ，
我们 几个小县记 者 也提前选好
了最佳 的 摄影位置 。爱 老是最
后走 出 旧 居 的 ，他 笑 容 满面 地
出了 窑 洞 ，突 然 径 直 朝 土 台 子
上或 立 或 坐 的 孩 子 们 走 去 ，还
一边 用 中 国 话 连 声 说 着 “你们
好”，一边展开双臂 去拥抱近旁
的孩 子 ；然 而 ，出 乎意外 的 惊喜
竟使 几 个 幼 小 的 孩 子 不 知 所
措，有 的 羞 红 了 脸 朝 大 孩 子 身
后躲 ，有 的 将 小 手 背 到 身 后 左
顾右盼 。这时可急坏 了 许 多 大
人们 ，有 的 父 母 竟 禁 不住 吆 喝
着自 己 的 孩子 向 爱 老问 好 。此
时，后 面 的 大 孩 子 们 却 趁 机 朝
前挤 去 ，将 一 双 双 小 手 伸 向 爱
老，那 些 幼 小 的 孩 子 这 才 恍 然
大悟 ，争 抢 着 要 和 爱 老 握 手 问

好，爱 老 更 是神采 飞扬 ，尽量达
到孩子们的满足 ，和孩子们一一
握手 、问好 。看 到这个场面 ，我
们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 ，抢拍下
了这一宝贵的镜头 。爱老真是
太爱 孩 子 们 了 ，直 到 参 观 完 旧
居，其他 人 员 都 已 乘上 汽 车 ，他
仍在和新建路小学四年级的张妮
莹交 谈 、留 影 ，还让这位小学 生
留下 自 己 的地址 。回 北京不久 ，
爱老向凤县县委副书记寄了一封
信道 ：“寄上在双石铺拍的 照片7
张，请你转交给照片 中 之人 ”这7
张照片 中 ，就有爱老请人拍下的
与小妮莹的合影 。

我想 ，爱老的这次 山 地之行
一定会 留 入 山 地的神奇和历史 ，
这次 虽然仅仅是4个 多小时的参
观，却无时无刻不流露 出 爱老对
这块 山 地那段历 史 的眷恋 。在
中途 的 七里坪 ，当 有人把专程迎
候在那 里 的 一位 当 地 “工 合 ”企
业负责人介 绍 给他和 其他贵宾
时，他就象遇到亲人一样和这位
企业负责人紧 紧握手 ，又招呼 同
行的 人与之合影 。在 参观展 馆
中，爱老又久久留 恋于“工合 ”资
料前 ，惊 叹收存者 的 殷殷苦心 ，
随时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认真的
记着 ，尤 其 是 一 些 不 易 看 到 的

“ 工 合 ”遗物和重
要的 资 料 ，他 总
是不舍离去地询
问、观 看 。参 观
展馆 ，爱 老 又 是
出来 最 晚 的 一

个，出 了 展 馆 ，他仍 竟 犹未
尽，欣 然 题 词 并 由 夫 人 黄
浣碧 当 即译成 中 文 ：

祝贺双石铺“工合 ”的恢
复，发扬“工合 ”光荣传统 。

爱老对于工合事业毕
生奋 斗 ，直 到 高 龄 而 仍 不
懈。在宝鸡 国 际 工合研讨
会的讲演中 ，他说道：“如今
最最重要的 ，不仅仅是看重
已有 的 事 实 ，更 要 着 眼 未
来，着 眼 于 创 造。”又 说 ，
“ 我坚信 ，工 合作 为社会主
义国 家今天和未 来经 济事
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，是既实
用又有好处 的 。路 易 ·艾
黎在他生前 已 经恢复 了 中
国工 合 国 际 委 员 会 的 工
作。我今天 就是作 为这个

委员会 的成 员 、一名副主席 前来
参加盛会的。”

在离宝 鸡经西安返 回 北京
途中 ，爱老又一次对国 际的陕西
省斯诺研究 中 心主席 、省工合常
务理事安危说 ：“凤县双石 铺是
工合 的 发 祥 地 ，是 个 神 圣 的 地
方，国 家 工 合 、省市 工 合要 支持
他们把工合的事办好。”

回想起 爱 老前 前后 后 的叮
咛与嘱托 ，是对人们怎样的激励
与鞭策啊 ！

我想 ，宝鸡和凤县 的 人们 ，
是绝不会辜负了这位老人的 。

爱泼 斯 坦 和 孩 子 们　革 风 摄

新年 漫 笔
毛　錡

春花 开 得 早 ，
夏蝉 枝 头 闹 ，
黄叶 飘 飘 秋 来 了 ，
白雪 纷 纷 冬 又 到 。
时序 就 象 一 个 万 花 筒 似 飞 速 旋 转 着 ，

一圈 又 一 圈 ，周 而 复 始 。它 不 管 你 大 圣 大
哲在 川 上 感 叹：“逝 者 如 斯 夫 ！”也 不 管
你现 代 的 宇 航 员 用 哈 博 望 远 镜 在 追 赶 光
年，总 是 在 急 匆 匆 地 催 促 着 人 类 与 它 同 步
前进 。这 一 个从花 开 花 落 到 霜 飞 雪 降 的 大
回环 的 纪 程 碑 ，上 边 刻 着 一 个 醒 目 的 大
字，就 是 “年”。它 在 漫 长 的 人 生 旅 途
中，既 是 纪 程 碑 ，也仿佛 是 路 边 可 以 小 憩

和打 尖 的 一 个 新 的 驿 站 。望 见 它 ，会 让人
欣然 而 喜 ，也 会 让 一 些 步 履 蹒跚 者 悚 然 而
惊！

对过 新 年 最 魂 牵 梦 绕 的 ，大 概 莫
过于 “少 年 不 知 愁 滋 味 ”的 孩 子 们
了，他 们 刚 刚 步 入 人 生 的 入 口 处 ，呈
现在 眼 前 的 一 切 都 是 梦 幻 般 的 玫 瑰
色，人 们 也 是 把 最 多 的 希 望 和 祝 福 连
同压 岁 钱 都 给 予 这 些 太 岁 爷 和 花 朵 儿 。然
而，在 “志 士 嗟 日 短 ”的 青 年 和 “勉 磨 圭
角入 中 年 ”的 这 一 执 著 于 事 业 的 中 间 层 ，
承上 启 下 ，任 重 道远 ，年 节 所 需 要 的 则 更
多的 是 自 励 和 互 勉 了 。至 于 那 些 正 一 步 一
步走 入 黄 昏 ，由 绚 烂 逐 渐 归 于 平 淡 ，过 年
的心 情 和 感 受 就 明 显 不 同 了 。“人 寿 年
丰”，固 然 显 示 了 生 命 的 崇 高 和 完 满 ，但
一旦 意 识 到 “增 岁 是 减 年 ”的 不 可 抗 拒 的
自然 规律 ，即 使 手 把 屠 苏 ，儿 孙 罗 拜 ，怕
也难 以 做 到 十 分 的 惬 意 。因 而 老 年 人 在 过
年时 应 该 格 外 给 于 关 照 和 体 贴 。

诗人 是 人 类 感 情 的 记 录 者 ，他 们 的 诗
作也 往 往 是 时 序 变 化 的 感 应 表 。这 里 就 让
我们 随 便 翻 翻 几 首 有 关 过 年 的 诗 作 吧 （那
些强 颜 欢 笑 的 侍 宴 应 制 之 类 的 诗 除 外）：

儿童 强 不 睡 ，

相守 夜 欢 哗 。
（ 苏 东 坡：《守 岁 》）

老亲 白 发 欣 簪 胜 ，
稚子 红 炉 笑 作 围 。

（ 黄 仲 则：《壬 申 除 夕 》）
这两 首 除 夜 有 感 的 诗 作 ，虽 主 旨 都

是除 旧 辞 岁 的 感 怀 ，却 无 意 中 替 我 们 勾
划出 一 幅 儿 童 们 忘 情 嬉 闹 大 年 夜 的 画
图。

同类 的 诗 如孟 浩 然 的 “渐 看 春 逼 芙
蓉忱 ，顿 觉 寒 销 竹 叶 杯 ，守 岁 家 家 应 未
卧，相 思 那 得 梦 魂 来？！”（《除 夜 有
怀》）张 说 的 “去 岁 荆 南 梅似 雪 ，今年
冀北 雪 如 梅 。共 嗟 人 事 何 常 定 ，且 喜 年
华去 复 来。”（《幽 州 新 岁 作》）陈 与
义的 “城 中 爆 竹 已 残 更 ，朔 吹 翻 江 意未

平”（《除 夜》）等 等 ，或 思 乡 ，或 念
国，或 感 慨 人 事 无 常 ，或 浇 洒 胸 中 块
垒，那 笔 下 年 节 的 心 绪 似 乎 都 不 怎 么
轻松 。其 中 为 数 不 多 且 调 子 较 为 激 昂
的，怕 还 要 数 著 名 政 治 改 革 家 王 安 石
的那 首 人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《元 日 》诗
了，即 ：

爆竹 声 中 一 岁 除 ，
春风 送 暖 入 屠 苏 。
千门 万 户 瞳 瞳 日 ，
总把 新 桃 换 旧 符 。
如此 看 来 ，尽 管 过 年 是 普 天 同 庆 ，万

众共 乐 的 一 个 节 日 ，但 和 西 方 过 圣 诞 节
一样 ，从 中 能 享 受 到 “全 天 候 ”欢 乐 的 ，居
多还 是 天 真 无 邪 的 孩 子 们 。

过年 诚 然 是 孩 子 们 最 陶 醉 的 狂 欢
节，其 实 我 们 这 些 过 来 人也 不 必 妒 忌 。

谁人 不 曾 有 过 童 年 ？谁
又没 有 经 历 过 那 个 “春
衣试 稚 子 ”的 人 生 阶 段

呢？！只 不 过 是 随 着
岁月 的 变 迁 ，时 代 的
衍进 ，“年 年 岁 岁 花 相
似，岁 岁 年 年 人 不 同 ”
罢了 。我 倒 觉 得 我 们
今天 在 过 新 年 不 妨 通
过对 孩 子 们 喜 度 年 节
心态 的 观 察 和 体 味 ，呼 唤 和 重 新 点 燃 我
们身 上 那 些 已 经 或 多 或 少 淡 漠 了 的 对
生活 的 纯 真 和 热 情 ，一 个 人 不 管 是 因 小
有成 ，而 志 得 意 满 ，抑 或 是 因 挫 折 而 心
灰意 懒 ，在 这 个 除 旧 迎 新 的 节 日 ，都 应
该象 孩 子 们 一 样 对 未 来 充 满 憧 憬 和 勇

气，继 续 鼓 荡 起 自 己 心 中 希 望 的 风
帆，高 歌 猛 进 。如 果 说 ，在 某 些 地 区
或某 些 家 庭 ，近 两 年 又 受 到 一 些 死
灰复 燃 的 陋 习 （如 汹 酒 、赌 博 等 ）的
浸染 ，而 这 些 东 西 又 最 易 在 年 节 期

间泛 滥 的 话 ，那 我 们 大 人 们 就 千 万 要 自
重自 律 洁 身 自 爱 。因 为 孩 子 们 的 心 灵
是纯 净 的 、透 明 的 ，容 不 得 半 点 灰 尘 和
污秽 的 腐 蚀 。要 是 ，在 这 个 对 孩 子 们 来
说是 印 象 最 深 的 节 日 ，就 使 他 们 能 感 受
到一 种 既 俭 朴 又 欢 乐 ，既 尽 兴 又 健 康 的
祥和 气 氛 ，那 必 将 让 其 永 存 美 好 的 记
忆，也 许 一 辈 子 都 会 受 用 不 尽 。

孩子 们 的 新 年 过 好 了 ，我 们 大 人 们 自
不消 说 也就 皆 大 欢 喜 了 。因 为 孩 子 们 本 身
也是 千 家 万 户 年 节 欢 乐 的 酵 素 ，也 是我 们
每个 宁 静 港 湾 里 温 馨 的 春 风 和 阳 光 。新 年
到了 ，我 就 信 天 游 式 的 漫 笔 漫 到 这 儿 。又
忽然 想 到 我 们 中 国 人 年 节 的 重 头 戏 还 在 春
节，因 此 ，我 在 这 儿 既 要 祝 读 者 新 年 快
乐，同 时 还 要 预 祝 大 大 小 小 的 朋 友 们 春 节
愉快 ！

“ 飞 达杯 ”纪 实文学有奖 征文

获奖 名 单

走进深 山　田 长 山
飞达公司 的 决策者们　连 军 魁 马 文 兴
为了 朱鹮　杨牧之
下海去　王 世 亮
车祸 ，明 天会轮到 谁 ？　高 时 阔
强行者有志　王 健
感受人生　张 难
在王家堡路遥家 中　朱 合 作

毛主席走过我们村
薛海春

一个 真 实 的 故
事，发 生 在 1948年 4
月23日 的早晨 。

一轮旭 日 从东 山
徐徐升起 ，奔腾不 息
的黄 河水面波 光荡漾 。岸边的
沙滩 象 铺上 了 金色 的地毯 ，轻
柔软 绵 。微 风 吹 过 ，柳 枝 摇
曳，空 气有 几分湿润 又有 几分
甜蜜 。喜鹊在 门 前的枣树上舞
动着 长 长 的 尾 巴 唱歌不停 ，似
有喜 事盈 门 。

果然 ，山 峁 峁 ，岔 沟 沟 ，
一字 儿排 出 无尽 的 队伍 ，有骑
高头大马 的 ，有扛枪步行的 ，
一会 儿在我们川 口 村黄河渡 口
处站 了 密 密 实实 的 一片人 。全
村的 艄 公 集 中 用 木 船 摆 渡 部
队，全村 的烧饼铺子集 中 供应
部队早餐 。艄公们扳着 木 船渡
了一趟又一趟 ，我五叔提着烧
饼蓝子 跑 了 一 回 又一 回 。因 人
多船少 求个吉 利 ，一位艄公还
跑到渡 口 前 的 “河神庙 ”抽 了
一次 签 ，讨 得 个 “上 上 大
吉”。渡过一趟 ，不知 那位艄
公发现 站 在 “河神庙 ”前 台阶
上一个 高 大 魁悟 的 身 影 ，情不

自禁地喊 了 一声毛主席 ，主席
慈祥地笑 了 笑 。那时候我们村
属红 区 ，长年驻着 部 队 ，经常
有队伍乘木船在黄河上 渡来渡
去。我们村还有 当 年 八路军建
的两 个 军 工 厂 ，一 个 是 炸 弹
厂，一个是纺织服装厂 ，贺老
总在我们村住 的时间 最长 ，和
许多 老年人都有交情 。我们村
的人几乎家家都养过伤 员 ，住
过队伍 ，鱼水不分 。摆渡进行
得很 顺 利 ，可 快 到 结 束 渡 马
时，马不 上船 ，我的 一个本家
爷爷在抬马腿时 ，不慎被马蹄
踢伤 ，当 场休克 ，多 亏毛主席
身边 的 医 生抢救 ，并给 了 些药
物。我们长大后发现他老人家
无儿 无女 ，腿有毛病 ，常常柱
着拐仗 ，政府也年 年救济他 。
当年扳船渡毛主席过黄河 的 艄
公，现在健在的 只 有我们村的
老支书 薛海 玉 了 。毛主席逝 世
后，省上专程请他到西安新城

广场参加过隆重的追悼大会 ，有
不少 电 影 、电视片上就有他的镜
头。后来经常有人采访 ，陕西 日
报社记者郭凤展家的墙上还有他
一张放大 了 的 照片 。每每谈起
当年亲 自 用木船送毛主席过黄河
的情景 ，他好象又年轻了许多 。

离别数年 ，偶而回 到家 乡 倍
感亲 切 。也许是我们村有这么
一段幸运的故事 ，也许是我们村
曾经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，那几
年参观学 习 的 人络绎 不绝 。改
革开放的政策实施 以来 ，老区 人
民的 生活逐步改善 ，我们村的 枣
树值钱了 ，黄河滩上的沙子也值
钱了 。当 年毛主席渡 黄河 的 地
方立 了 一块纪念碑 ，毛主席走过
的沙滩 上农 田 林 网 ，柳枝婆 娑 ，
花生 和 各 种 蔬菜郁郁 葱 葱 ，当
年摆 渡 的 木船现在也变成了 机
船。

往事 如 烟 ，给 我 留 下 了 无
限的 思念 ，无限的 梦 。

延
安
杨
家
岭

崔
华
东

轻
轻
走
过
之
后，

我
的
脚

在
肃
穆
之
中
踩
入
黄
土

中
国
的
天
，

红
旗
的
血
和

土
布
的
色
彩
交
相
辉
映

枪
炮
声
震
耳
欲
聋

进
入
秋
天
之
前

这
些
革
命
的
建
筑

通
体
透
明，

我
看
到

几
十
年
前
的
臂
膀

几
十
年
前
的
脊
梁
和

明
天
的
路。

风
沙
叠
起

伟
人
的
旧
居
安
卧
四
周

在
陕
北，

不
论
春
夏
秋
冬

总
让
人
想
到
雪
的
宁
静

雪
的
温
暖

霞
光
满
天。

我
的
目
光

从
大
礼
堂
的
石
阶

到
天
安
门
城
楼

一

群
白
色
的
鸽
子，

唱
着

和
平
的
歌

写给 一 九 九 四 年
李建 邦

元旦钟声
站在冬 季 的终点 线 上 ，我

倾听 ，倾听那铜质 的 节奏铿锵
地走 来 。

一、二 、三……十二 。这
十二拍击打 多 深 沉 、豪 迈 ，多
激越 、高 昂 ！

一位 巨 人又送 走 了 三 百六
十五颗太 阳 ，把平坦和崎岖 、
成功和 失误 、荣 誉和耻辱全都
揣进衣 兜 ，继续 前行 。

快跟着 他 ，去探索 又 一带
处女 地 ，去 攀 登 又 一 个 制 高
点。

我们 知 道 ，前 面 的 路还很

长，很长 ，走这条路也很苦 ，
很苦 。但我们有 决 心 ，有能 力
去征服旅途 中 的 一切 险 阻和 艰
辛。

一、二 、三……我们情绪
激昂 。

一、二 、三……我们心 潮
澎湃 。

在这铿锵的 节奏 中 ，我们
会走 向 一 个 更 加 光辉 的 世纪 。

年宴
把肥美 摆在桌 上 ，把浓郁

摆在桌 上 ，把十二个 月 缺 月 圆
的诗 词 、典故 、警 句 、故事摆
在桌 上 …

我们 在 慢 慢 地 品 尝 、啜
饮。

回头望 ，在逝去 的 那些 日
子，我 们 有 过 惆 怅 ，有 过 挫
折，但更 多 的 却是振奋 ，是胜
利。我们终 于把时 间 的 财富 ，
鼓鼓地揣在 怀 里 。在今 后 ，我
们将把勇 气和意志化成铁 ，炼
成钢 ，扣 开 一个新 的 门 扉 ，在
那里去 占 有 属 于我们 的 一切 。

坐在桌 旁 ，我们品 尝 着 ，
啜饮 着 ，是为 了 抖落征尘 ，洗
涤汗渍 ，轻轻松松起程 。

一个 新 的 目 标 划 定 在 前
方。

一个 新 的 层 次 等 待 着 我

们。
尽情地品 尝 吧 ，啜 饮吧 ，

值此 良 宵 ，来 它 一 个 一 醉 方
休！

春的脚步
鸟雀在枝头弹起七弦 琴 ，

轻松得如 同 天边 的 云彩 、喧腾
的锣鼓 响 起来 了 ，哄热 了 古板
和僵化 。

一种 意 念 在 人 们 心 头 滋
长，

最是女人 爱轻
俏，早 已 掀 翻 头
巾，。把 色 彩和光 泽
涂上面 庞 ，打起一
面旗 帜 。

于是 在 田 野
上，有 人 正疏松着
厚土 ，播撒希望 ，
那永 难 冻 僵 的 笑
声，被和风滋润得
更加清 脆 、爽 朗 。

于是 在 都 市
里，人 们 用 匆 忙 的
脚步 、飞 转 的 车轮 ，
把一 种 和谐送上胶
印机 ，印 着 一 幅 幅
迷丽 的 图 案 ；把 形
形色 色 的 设想送 向
车间 ，去 浇 铸 、切
削、打 磨……

一切都在清新
的氛 围 中 焕发着 活
力，蓬勃着 朝气 。

春的 脚步在轻
轻地 移 动 ，走 向 丰
满。

刊头 设 计 /王 洪 斌
本版 编 辑 /杨 乾 坤

妻
子，
请
不
要
嫌
弃
我

王
俊

妻
子，
请
不
要
嫌
弃
我。

我
觉
得

我
有
资
格，
有
理
由
发
出
这
种
请
求。

你
长
得
美
丽
大
方。

我
虽
不
敢
自

吹
仪
表
堂
堂，
可
也
周
周
正
正
，
漂
亮
不

足
，
潇
洒
有
余，
你
有
一

张
大
专
文
凭，

我
也
有
；

你
曾
经
不
乏
追
求
者，
可
我

也
谢
绝
过
好
几
个。

总
之
我
觉
得
我
是

配
得
上
你
的。

最
近
你
常
常
抱
怨
我，

动
辄
发
火，
想
来
想
去
觉
得
唯
一

嫌
弃

我
的
无
非
是
我
的
工
作。

是
呀，
我
也

看
得
出
来，
在
朋
友
之
间，
对
你
最
要
命

的
关
心：

你
爱
人
在
哪
儿
工
作
？
你

觉
得
难
以
启
齿，
而
每
当
你
迫
不
得
已

回
答：

他
在
一

所
小
学
教
书
时
你
的
面

色
顿
变，
似
乎
很
难
过，
很
失
面
子。

我

知
道
你
有
几
个
同
学
的
丈
夫
很
象
回

事
：
两
个
做
生
意

发
发
发
成
了
大
款，

三
个
停
薪
留
职
自

办
公
司
成
了
经
理，

还
有
一

个
是
年
轻

有
为
的
供
销
科

长。

他
们
到
你
那

儿
去，
不
是
“
野
狼

”
嗥
叫
就
是
夏
利
笛

笛，
气
吞
山
河
势
比

云
天
，
相
形
之
下，

我
这
个
教
师
就
寒

酸
得
不
可
言
表

了。

然
而
人
各
有

志
，
更
何
况
能
力
有

大
小。
一

方
面
我

热
爱
我
的
工
作，
我
喜

欢
那
些
天
真
烂
漫
的

孩
子，
听
不
到
他
们
读

书、
欢
笑
甚
至
打
闹
的

声
音
我
会
感
到
孤
独
寂
寞
的，

我
想
我

这
辈
子
是
和
他
们
绑
在
一

起
了。

另
一

方
面
我
确
乎
不
善
他
术，

做
生
意
我
不

会
奸，

无
奸
不
商
嘛，

当
经
理
我
不
会

管，

只
能
吃
教
师
这
碗
饭，

不
稀
不

稠，

只
求
精
心
育
苗
落
得
个
桃
李
满

天
。

妻
子，

我
这
样
对
你
说，

并
非
有

意
违
你
心
愿
我
是
出
于
“
唯
有
心
灵
真

实
任
你
笑
骂
评
说”

的
想
法。

我
觉
得

你
不
应
该
为
我
感
到
自
卑，

相
反
你
应

该
为
你
因
我
而
产
生
的
自
X
而
自
X
，

你
也
应
该
嫌
弃
我，

相
反
地
你
应
该
嫌

弃
你
自
己，

嫌
弃
你
嫌
我
的
想
法，

态

度
和
不
公
正
的
做
法。

最
后
我
想
再
说

一

句：

妻
子，

请
不
要
嫌
弃
我。


